一個舞者的心路歷程

很慶幸，我從未唸過舞蹈班（如今回想起來，自己曾經度過一段平常求學經歷也是不錯的）。國中時，國一在好班，國二因故被分到Ｂ段班，家人很失望，當時小小年紀就感受到國內教育的失敗。過了隨便唸就第一名的一年，國二要升國三暑假，不服輸的我去買了測驗卷偷偷練習，家人也不知道，有機會可以回到Ａ段班，最後考上國立藝專，家人都很驚訝。

在藝專期間的寒暑假，我不間斷地在校外練舞。我付出了努力，也很幸運地有了表現機會。三年級參加舞劇「天鵝湖-四隻小天鵝」，四年級參加「胡桃鉗-蘆笛之舞」，到了五年級的「睡美人」，我做了生平第一次女主角。這過程，影響我很大，也使得我大步向前進步。

藝專畢業後我出國專攻芭蕾。1993年參加美國第四屆紐約國際芭蕾舞大賽，體會到得不得獎其實不如那種和大家一起去跳、一起比賽的感覺。比賽的機會，讓我知道了自己需要加強的是什麼。當時一位保加利亞的評審老師告訴我，要我一定要站在舞台上，一直舞下去。幸運之神眷顧我，讓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經驗。之前並不知道我跳舞給別人的感覺是什麼，自從那次以後，我開始對自己的舞蹈更有信心。記得參賽時，老師和同伴們給我的支持與肯定，讓我覺得既溫馨又榮耀！我希望國內能好好重視這項藝術，讓台灣的舞者能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這類國際比賽，讓台灣的舞者能有一天站在國際舞台，接受全世界的掌聲與喝采！

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與夢想，我知道一位職業表演者它所付出的是它的年輕歲月，當初自薦甄選香港芭蕾舞團，除了因為自己曾經努力過，也想知道真正的舞者在做什麼？1995年我順利進入了香港芭蕾舞團，如願成為職業舞者。舞團的生活，是所有舞者的夢想與目標，其中甘苦，不是外人所能體驗的，我享受著得來不易的成果，並經歷了生命中的重大轉折。

我在排練中意外受傷，小腿骨折、腳踝脫臼，必須手術治療。在異鄉的我，一片錯愕，整個思緒空白了，感覺像是一個杯子裡頭裝的水，一下子全不見了。當開始復健、再恢復練舞時，我哭了，因為原來的那個杯子，已經破了，它盛不了水了。

手術時因麻醉劑的原因，我有暫時失憶的現象，很多事一點都想不起來。習舞十幾年的我，竟連一套芭蕾舞基本的組合，我都無法完整的記得任何一套。我只記得老師示範結束時，站立的姿勢。晴天霹靂，好殘忍，這是對我最重大的打擊。何況以職業舞者來說，我所要付出的體力，不是像一般人所需的基本體力而已。即使在無人的時候我時常哭，而且感到絕望，但我仍然堅定要地留在舞蹈界。香港的朋友們紛紛建議我，何不擔任舞蹈行政及教舞等等。我覺得若是要教舞，我很希望是教台灣的子弟，儘管當時我對教課還沒有什麼把握。

回想起來，即使做職業舞者時間長了之後，會發覺跳舞的樂趣越來越少，即使受傷加上台灣舞者的生存環境不佳，曾經有讓我有逃離舞蹈環境的想法，要不是受傷開刀這件事，我應該還會持續在國外跳舞。1998年回到台灣，曾做了三年左右的行政工作，得到學習行政工作的經驗，一方面抱著為幕前的表演者盡一份心力的想法，一方面希望發掘自己是否有從事另一項工作的能力。無奈家裡當時有了一些狀況，於是辭去了工作，但總覺得人需要作自己熱愛的事情，才會持久。之後，因為同窗同學-賀連華（佛朗明哥藝術工作者）的邀請，在微妙的時機，讓我再次投入了舞蹈的行列，再續兒時舞蹈的前緣，到這裡才能算是我正式全心投入教學，成為我生命中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

教學心情：教學成為生命歷程中另外一個開始

我教舞很重視觀念。學生常覺得我很嚴格，但又會覺得教的動作很簡單。有趣的是，如果我請他們再做一次同樣的動作，他們卻又做不出來。為什麼一個動作要做這麼久？其實這是為了培養正確的觀念。我的體會是，並不是人人都會成為職業表演者，但會不會欣賞舞蹈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每一種藝術都有它存在的意義，但如何將它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並建立自己的審美觀及獨特的價值觀，是我們學習過程中必須深刻體會的。唯有在自身種下種子，自身才得以成長茁壯。

我也清楚，孩子來學舞，不少家長是為了讓孩子有個才藝，甚至是炫耀的目的。對他們而言，也許認為是來學跳舞，但對我卻不只是教跳舞而已，學習的精神及態度，也是基本教育的一環。

現在的小朋友，好像沒有什麼最喜歡的事情，大概也是受到家長亟欲看成果的影響。但也有家長會說，我的孩子並不是要成為專業舞者，不要太嚴格。其實我並不喜歡強迫小孩，我會視小朋友的程度與年紀來要求。興趣還是最重要的，我不希望因為過度要求，而扼殺了孩子的興趣。我也發現，很多小孩在教學不兇時，學習狀況就並不是很好（無法認真學習），成果很薄弱。還有台灣的小朋友，好像都不快樂，老師編快樂的舞給他們跳，大都跳得不好，反而是痛苦的舞，小朋友特別會表現。

引導幼兒的做法，我會從遊戲當中啟發潛能，對空間的概念如對角線、圓形、方形，學習整體的協調性，再做肢體技巧動作的要求。我覺得學了舞後，有機會上台表演很重要。有些學生平常不錯，但上台就退縮了，也有人平常表現很普通，但上台就非常好。學習的過程及成果的表現，是極不同的領域。

台灣學生比較害羞，要逼他們表達、發出聲音。我自己也曾是個心中有不少的問題，卻不出聲的學生。我深深覺得須要訓練小朋友勇於發聲，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學習對自己負責的觀念。

國內外舞蹈教育的比較

台灣芭蕾舞蹈文化環境，並不紮實完整，如何貢獻自己微薄心力？這是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出國進修的原因。我覺得教學與表演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，當老師的人，需要知道每個學生肢體的動向，要知道自己的身體怎麼動，感受肌肉怎麼動，才有辦法教導學生。

我赴國外進修後，觀察到國外的芭蕾舞者，從小就保持每天至少有半天
在練舞。在國內求學時，我一週只有四小時的芭蕾課程，其他時間則要上學科，加上學習其他各種舞蹈。相對的，國外的芭蕾舞系，一天要練八小時芭蕾，包括排練小品、舞劇等，其他時間則只是上學科，並不需要學習他種舞蹈。另外國外學生各方面條件較優，他們接收訊息速度快，表演機會也多。國內的師資目前比過去好，但是學校空缺極少，將新學的東西傳下去的機會，相對也就較少。

台灣的教學生態，主要還是以文憑為主。我認為文憑有其必要，但表演藝術，特別是舞蹈，就是要趁年輕有體力，還要有真正的舞台經驗。如果要站在台上表演，年紀真的很重要。相較於國外的舞者，我當年出國時二十歲，已經是很老的學生了。

國內目前的舞蹈環境：「不可思議」

大部分舞者、編舞者或者藝術家，常常不知道如何推銷自己？成立舞團，讓舞者支領一份薪水，專心練舞，雖非易事，但對於舞者來說，卻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避風港。其實目前舞團相當多，存活的狀況都不太好。留在國內的舞者必須與現實生活搏鬥，想辦法賺取生活所需。有時候，一個舞者會跑好幾個團，這樣一來，演出的水平是很難提升的。而且因為舞者無法專注練舞，也導致台灣舞蹈人才外流。一個真正職業舞團的舞者，只需要專心練舞，做好舞者的本分，沒有後顧之憂。相對的，舞團對他們的表現，就可以有更嚴厲的要求。國家劇院曾有由劉鳳學博士所辦的「明日之星」舞蹈選拔，當時劉博士是有成立國家舞團的想法，不料連「明日之星」都沒有維持很久，個人覺得很遺憾及無奈。曾有一次搭計程車與司機閒聊，司機對於我者個職業舞者「跳舞就能領錢，是一份工作」一事，大呼不可思議。可見國內外對於職業舞者的認識和肯定，是差距很大的。

介紹「精靈幻舞舞團」舞作：「狂海三部曲」

「精靈幻舞舞團」的
團長賀連華與我是專科同學。2002年她甄選上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駐村藝術家，創作節目中，舞蹈部分融合了佛朗明哥與現代舞。佛朗明哥舞風代表女人熱情的一面，現代舞的部分
則表現溫馴、柔和、脆弱的一面。舞台由東海大學建築系曾瑋老師設計，將裝置藝術融入舞台中，音樂則選自賀團長所蒐集的西班牙音樂，演出時是跨領域地結合了不同的藝術，包括舞蹈、吟詩和裝置藝術，深深感動了我。

2003年4月我們將「狂海三部曲」-女人與海的故事，在淡水漁人碼頭完整呈現。在此之前，我本來不想再出來跳舞了，但曾瑋老師的裝置藝術影響了我的決定，因為身為芭蕾舞者的我一直渴望有更自由的飛翔空間。

其實國內戶外演出的風險很高，天候影響很大，除了下雨，大風也會影響演出效果。漁人碼頭三天的演出，第一天就因雨移而到室內，後面兩天放晴，才得以在碼頭演出。

場地對舞者也是一大考驗，戶外舞台的材質必須要有一定的規格與硬度，還要鋪上合宜的地板以免滑倒。不過戶外演出的感覺很棒，加上現場吉他伴奏-吳建南老師、西班牙語和河洛語的吟詩、裝置藝術的舞台等等，可以發揮的空間越來越大。

舞蹈教育與台灣教育

我不在學校教書，我覺得在體制內較難著力，我是採取推廣方式演出，讓大家了解舞蹈是什麼，任何大大小小的演出都參加。這也包括學校的演出，不過對學生來說，他們似乎不會覺得這是主流的東西。我倒覺得主流與否無妨，重要的是與觀眾的互動，觀眾有回響，表示他們有得到東西。

以我自己的專長芭蕾來說，我期望可以做教育推廣，也想到學校舉辦教育場（school show）演出，通常是先做示範，再演出小品舞碼，例如手勢（即舞蹈的臺詞），結婚、心愛的人、跳舞、死亡等等都有固定的手勢，可以講給小朋友聽。但是目前的困難，是找不到舞者（需要時間、經費上可配合的舞者）來示範。芭蕾畢竟需要相當常時間的訓練，台灣的學生目前的狀況是，身體條件越來越好，但是訓練不夠紮實。以芭蕾來說，例如蹲如果沒有學好，就無法跳起來，因為肌肉不對。

香港芭蕾舞團會請小學生來看彩排，認識劇場，到時正式演出時，再來看正式演出，也會去學校推廣及認識舞蹈藝術。 

討論：

問：成為舞者的條件為何？

答：心靈層面的話，我覺得家庭教育很重要。對我而言舞蹈是生命，生活裡總會想如何能讓舞蹈更融入自己。編舞者有其想法，但舞者也能將自己生活的經驗、歷練融入舞蹈中。

問：我覺得王老師在跳舞時是有感動的。感動或許是因為氣氛、其他舞者的帶動，但妳還會很在意妳是學芭蕾的嗎？我以為舞蹈的類型不重要，那就像美術裡的技法，最重要的還是情感的表達？而如果小朋友學舞，妳會很講究孩子的芭蕾姿勢等等，或者能讓小朋友從肢體來抒發情感就可以？

答：如果家長讓小孩學舞，我覺得學到精神是最重要，我不會覺得芭蕾的「框框」太沈重，是別人界定我是芭蕾舞者。常常當別人與我接觸之後，會很驚訝地發現，原來我也可以接受其他的舞蹈。兒童肢體開發應，應該只是階段性的，啟發想像力之後，可以著重熟悉身體肌肉的控制；芭蕾不是一定要學，但是芭蕾是一個很適合訓練肌肉與學習控制的方式。

問：如果有一群人，可能沒有學習芭蕾的氣質或天分，是否有方法可以讓他們接觸舞蹈的感動？在學校時間（節數）又很少的限制下，舞蹈是否有可能進入目前學校很固定的體制？

答：首先是可以帶小朋友去欣賞。舞蹈其實是身體最原始的表現，在肢體開發的階段，身體要和身體接觸，但東方人在肢體接觸上仍有害怕感。想像力也很重要，教小朋友時，我不會很強調姿勢完美與否，但會鼓勵他們，讓他們自然而然就做得更美。至於芭蕾，即使文化不同，只要敢表現自己就很好，其實沒有關係。

問：對國小、幼稚園的舞蹈教育是否有期待？

王老師：看學校能否提出方案，或是體制上做調整，畢竟，在學校根本沒有開課的情況下，是很難著力的。

高先生：國中其實有些學校很重視「藝術與人文」中舞蹈這部分，但沒有舞蹈基礎的老師只能著重知識傳授，滿心虛的。

王老師：藝術的領域應該是相通的，最好是進入校園介紹表演藝術，讓表演團體可以到學校演出，選擇戲劇張力強、接近生活的內容，選擇生活中就有的資源，也能激發想像力，啟發個人潛能。以舞蹈來說，我會讓小朋友試試看如何將身體變成三角形、圓形，或是如何在最高的地方，做出最大的姿勢？如何在中間的地方做扭轉？讓小朋友開始思考自己的身體。舞蹈班也應該多排一些欣賞課程，並不只限於舞蹈，如看畫展、電影、聽音樂都很好。舞蹈其實也需要彩妝、服裝，還有很多其他方面如舞台設計，都是可以發展的面向。但是我們的學習過程中，都著重在技巧。有些老師總是說，只要努力就可以達到，其實不然，努力之外還要有天分，但若學習初期老師能夠多元啟發，學生會有更多的機會。其實我們舞團很希望到學校巡演，但是一直苦無機會。

結語：

很高興有這次的機會，來與大家分享、表達個人的經驗，希望大家給予指教，讓台灣藝術教育環境裡，加入不同的聲音。如何改善？需要大家的努力。沒有基層的推廣，未來的路將走的辛苦。

舞者除了學校所教導之舞蹈技巧之外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舞台演出中，累積實際的舞台經驗，這是舞者在舞台生命歷程中最真實也最幸福的舞蹈對話。舞者生命是短暫的，然而若要熱愛舞蹈的舞者義無反顧的走下去，光靠舞者自己的努力是不夠的，還需要外界更多的支持與愛護。舞者，台上光采耀目，台下卻有無盡的辛酸苦楚。對於一個舞者來說，背後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，若能在幕前盡情展露，獲得掌聲與肯定，是喜悅。但是失敗時，卻必須承受舞蹈界的評論，與觀眾輕視的眼光，心理上受到的傷害，卻是難以言喻的。

每一種舞蹈藝術都有其存在的價值，舞蹈是一條艱辛的路，需要有相當大的興趣與耐力、體力與決心。許多默默付出或曾經輝煌一時的舞蹈工作者，都還在不停地努力著，因為有時舞蹈藝術唯有共事的我們才能體會。不論追求任何一項藝術，它的路都是艱辛的、不可預期的。每一項藝術品的完成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；每一個掌聲的背後，都是血淚汗交織的日子。
從事舞蹈藝術工作，若只有少數個人的力量，是非常薄弱，必須要結合國內企業界的經濟援助或申請國家的補助，在毫無任何經濟負擔的狀況下，才有可能正常運作，才會擁有一個職業水準的表演團體。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了解，台灣的舞蹈藝術工作者在提昇國內舞蹈演出水準上，所付出的努力與執著。也希望使欣賞舞蹈演出之觀眾，能與舞者產生更深刻、美好的互動，並在每一次演出的互動中，為台灣的舞蹈環境，共盡一份真善美之心力！

舞蹈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是很自然的。成為一位職業舞者，我是畢生的夢想，因此在習舞的過程中，我是付出別人休息和玩樂時間的代價，這對努力想成為一位職業舞者的我來說，熱愛並需要舞蹈，能透過舞蹈更好地享受藝術、享受生活，這才是無可取代最重要的事。。

以下是我個人的簡介：

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舞蹈科

National Taiwan Academy of Arts, Dance Department, Taipei Taiwan. R.O.C
現任：精靈幻舞舞團藝術總監\芭蕾教師兼表演者

在校期間演出多齣舞碼如：天鵝湖-四隻小天鵝，白天鵝雙人舞，黑天鵝雙人舞，胡桃鉗-蘆笛之舞，巴基達獨舞，雨果德拉瓦-青鳥雙人舞，及朱美玲-九淵舞團現代舞演出。
1993年參加美國紐約第四屆國際芭蕾舞大賽（N.Y.I.B.C）

1994年獲台灣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優秀舞蹈人才出國獎學金
1995-1998年加入香港芭蕾舞團，演出舞碼如下：園丁的女兒、灰姑娘、胡桃鉗、鴿子情緣、小飛俠-彼得‧潘、天鵝湖、末代皇帝…等。

曾赴法國、中國、西班牙、奧地利、洛杉磯、澳洲及紐西蘭…等國家演出。

芭蕾演出：全幕舞劇《吉賽兒》、《黑暗王國》、創作舞劇《香妃》、《小美人魚》、《鳥籠》、歌劇《茶花女》-西班牙舞、舞碼《仙女、柯貝利亞、巴基達、海盜‧唐吉柯德、玫瑰花魂、卡門》…等。

現代演出：Choo San Go－BALLADE、Daryl Gray－Derivations For Clarinet＆Band-soloist、Hugo Dellaralle－Four Seasons & Abre of House、九淵舞蹈工作室-舞情舞義、精靈幻舞舞團—狂海三部曲…等。

�PAGE \# "'頁: '#'�'"  ��這邊其實有一點點「前後矛盾」（笑）。就是可能要請妳再補充一下，骨折時仍然想跳舞的那種強烈感受，以及後來覺得很沮喪，不想跳舞了，和更後來對於身為職業舞者感到跳舞不再快樂的感覺，這中間的轉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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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PAGE \# "'頁: '#'�'"  ��我聽錄音，覺得妳似乎是說「本來想」找靠海的地方演出？意思是說最後演出時還是有非海邊的城市（或是場地？記得妳說新竹是在室內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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